
     性 別研究《性侵害、性騷擾》專號 

 

324 

 

  1999 6  

Working Papers in Gender/Sexuality Studies 

Nos. 5-6, June 1999.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P  

 

Z校，似近似遠的詭魅城堡。 

初初來到 Z城堡，就直覺理性將不會閒著，因為 Z堡真的美。 

然而我卻心繫 P城市，只因 Z堡沒有心上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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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免心繫兩地的痛楚，打從註冊那一天起，我就謹小慎微地處理發

自心中不絕如縷的讚嘆聲，我小心設防 Z 城堡的媚惑，圍堵自己「再多

看一眼就會愛上」的脆弱。所幸做得不錯，上半年每個禮拜中，我利用

與情人共度四天的春光，以盡情吸納 P 城的好，為的是建立足夠氣力，

以應付其餘三天 Z 堡所散發的魅。於是到了下半年，當還有人對我身為

堡中的一員而發出羨慕的驚嘆時，我果然有著一種懶得答腔的疏離反

應，心裡想著：大驚小怪！美的地方到處都有，真是偏執。這種心情將

近維持了一年，直到最後一個月…… 

因為臨近期末功課多，就不再每個禮拜進 P 城，這一停留就是一個

多月。事實上從第一個禮拜起，由於專心用功之故，很自然地就疏於理

性思維，無暇管束 Z 堡隨意四射的優美騷動。從我起居和用功的住處開

始，我忘情的享受起屬於我住處十樓高的 Z堡視野。 

住處的西面窗除了斜對面的公寓旁有一棵三樓半高的長青樹外就全

是水泥樓房迎面矗立，最遠視線不超過三十公尺，最近的是連吃哪一種

泡麵都可以知道的距離。要看見西面的溫柔景致，也就只能等到晚上斜

對面的三樓人家點上房裡的昏黃圓吊燈，當黃色光摟著黑色葉，映出搖

搖晃晃的樹身影，才多少減去西面窗的單調乏味。不過這種需要起身接

近窗邊才有的賞心畫面就大大降低了我的熱切慾求，轉而仰賴東面的方

便。 

在房裡我多半坐在椅子上，只要打開房門，住處東面的開闊就可以

盡收眼底。房門大開的效果不但除去了東面牆所造成的視野障礙，也因

為這視野退得更遠而改變了我住處原來的狹小空間，我不再覺得是獨自

坐在數坪大的房裡閱讀，斗大且寧靜的月亮會低低垂掛陪我伴讀。我滿

心歡喜的接受這屬於頂樓的遼闊與清靜，遠離四下人聲車聲的擾攘不

休，除了睡覺和洗澡外，我很少關上房門。無論是近處鑲在無數樓房中

的無數方格子門窗於日夜之間在兩色中變換，或者是最遠處只在晚上才

現身的 P城夜景，這些在房門外整天都未停止過變化的動態演出，事實

上已成為我房間的一部份。我時常邊閱讀邊抬頭看向右方天色的轉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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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不但是作為我獨自用功的慰勞獎品，也已是我用功時的習慣，一整個

晚上寂寥的天空，時常只有月亮睜大了眼，巴眨巴眨的望呀望，瞧瞧我

用功不用功？或者風大了點，吹得月亮灰白了眼，像是打起了瞌睡，混

濁無神的模樣，似乎也在暗示我快快就寢，不用唸了，就休息一天吧！

直到清晨大約五六點間，黎明接著迫不及待的粉末登場，難得幽雅的五

顏六色變裝迅速地嚇走了一整夜的靜默。偶爾，黎明的放肆會讓我激動

的掉下淚來，激動的想著我感愧疚的種種……這些全記錄在我的電腦

中。 

我放任自己的目光，隨心所欲的伸向更為遠處的 Z 堡園景，細心地

感受以前刻意忽視不去感覺，免得徒增留戀的 Z 堡景物。每天下午我如

獲鬆綁的心境大膽的呼吸，指向出現在我眼前的每一幕畫面。靜靜立在

草地上的鞦韆，輕快地掠過天空的不知名長尾鳥，我遙望高高低低的天

際線，我的每一吋肌膚細細的咀嚼初夏裡帶著暖意的陽光，就在清風的

吹拂下，通徹身心的舒暢。我第一次強烈的感受到我與 Z 堡冰冷關係的

解凍，溫心體會隱隱約約但已然出現的新的和諧與新的默契的喜悅。 

正當我密密實實的整理四個禮拜以來自己與 Z 堡住處與 Z 堡花園之

間的溫暖清甜時，上個學期的課程也告結束。我一方面想著快點進城會

情人，一方面則急急忙忙地趕著第一份學期報告，我決定再留一個禮拜，

提早把這份作業完成交出，好回 P 城輕輕鬆鬆過日子。為了如期完成，

我全副精神幾乎都放在作業上，難得外出，房裡堆滿了食物，除了與情

人每日一通電話外，開口說話也是與同學討論作業上的問題，在作息上

則如往常。每日午後醒來，用餐，喝咖啡，寫作業，不寫作業時，也還

是想著如何寫作業，躺在床上睡著之前會想，洗澡，坐在馬桶上照樣想，

習慣性的望向房門外的天空，攫取片刻屬於房門外的悠悠靜靜，這也如

往常一般穩定了不少正趕著作業時的焦慮亢奮心情，就連我的拉肚子習

慣，也如往常。 

就在預定進 P 城前的第三天，這份報告已接近尾聲，下午再與同學

互約做最後一次討論。結束後我未再逗留，只想著趕快回去完成它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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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同學說了拜拜。在快步穿過教室旁的長廊時還遇見這份作業的老師，

問我：妳怎麼在這裡？我笑著拿起手上的作業晃了晃說：討論報告，來

用功嘛！就返回住處，煮了一杯咖啡，啟動了電腦，左思右想寫著寫著，

正在興頭上，又想拉肚子，看了看時間又過了一個鐘頭，就進到浴室坐

上馬桶，浴室的門未完全關上，留下七八公分寬的縫。這是我的習慣， 

 

 

 

浴室的門留下縫隙，一是為了看看房門口有否任何動靜之用，二是

不喜歡意識清醒的獨自一人待在小小的密閉空間裡，然而無論原來有意

識的目的為何，無意識的習慣已經養成。這次在我進浴室前，也未前去

關上房門，坐在馬桶上舒舒服服的放出體內作怪的廢物後，心裡尚且想

著作業中的問題時，一個黑色巨物突然猛烈的撲倒過來，就如同一個異

物，突然飛近我們的眼睛時，眼睛瞬間的緊閉合上，無須意識指揮的自

然反應一樣，我的雙腳雙手也是自然的伸出抵擋。在第一次擊退這龐然

大物，尚且來不及用意識反應這突如其來的異物就是一個人時，第二次

的攻擊就緊接而來，這時遲來的意識知覺才緩慢跟上，我的脖子已被架

著一把刀，看見他頭罩著絲襪，心裡還嘮叨著這人臉罩絲襪，但面孔還

是明顯，真是白癡！這個人已氣喘吁吁的告訴我：「我很缺錢，我不會

對你怎麼樣，你把錢給我，我真的不會對你怎樣，我真的很缺錢。」我

的驚嚇錯愕在確定了這異物就是一個人後似乎稍稍獲得一些鎮定，然而

我並未立即地認知或察覺這種要錢的方式是不對的，心裡還想著：「其

實你不用這麼緊張，我也不會對你怎麼樣，你真的缺錢，我可以給你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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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要這樣冒險。」所以就告訴他：「我可以給你錢啊！」「在哪裡？」

我竟還天真的想：你出去外面，等我擦好屁股，出去再拿給你，要還不

還隨便你。於是我就要去推下他拿著刀子的手，我說：「你出去外面等

我，我穿好褲子，等一下拿給你。」可是他的手雖顫抖卻頑固的不移動

一下且嚴厲喝叱：「不行，不用穿褲子，你會亂跑，你會尖叫。」他這

樣一說像是同時提醒了兩個人，我心裡是想著：對啊，我剛剛為什麼沒

有尖叫，現在叫，他已有戒備，會有危險；而他似乎也想到了他準備的

布巾，就往我嘴巴裡塞，接著我的嘴，我的眼，我的雙手，一一被膠帶

粗魯綑綁，獨留下我的雙腳，其用意昭然若揭。他已經說謊了，我心裡

在想：原來我還不想報警，現在等你走了，我一定要報警。（我太過相

信警察的同理心，以致於錯失追蹤此人的機會。）我完全配合，未加抵

抗，待他暫離浴室，拉下窗簾、關上門，房內已走了一圈，四下環顧完

全，此刻他原來緊張的心情我確定已經獲得了抒解。隨著他緊張的退去，

這下我才開始真正緊張起來，我心裡自然的默禱起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

僅只一聲後，想起自己是坐在馬桶上唸誦佛號似乎不敬，就沒再往下唸。

「那麼，能做什麼呢？」才發覺自己應該專心面對，在這瞬間竟也飛來

小小的興奮：「這種危險的事怎麼會被我遇到？」「社會新聞」，「這

應該是螢光幕中的畫面」，許多念頭快速閃過，其中也夾雜著方才所發

生的片斷，以及「事後我要如何描述？」「事後？」「這個歹徒如有不

悅就殺妳滅口」，「我的生命在幾分鐘後就會結束，事後？沒有事後了！」

此念頭突突地嘎然而止，我不敢再往下想，停止所有胡思亂想，真的開

始很專心的注意起這個人來，我細聽他每一步動作的方位及用意。 

在這一個鐘頭的性、金錢、暴力、還有無恥的渴望救贖的矯情戲碼

裡，過程始末也猶如儀式進行般的上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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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我房內來回走動，偶爾撥動百葉窗上的塑膠片，就發出清脆的

喀吱喀啦聲響，每一次撥動都增加我一次緊張。我聽到窗外傳來同學們

呼朋引伴的相互邀約，適逢學期結束，笑鬧聲此起彼落，就更凸顯我房

內的孤立無援與緊張，我的喉嚨乾渴欲裂，此時對嘴巴無法閉合再用口

水來滋潤而有些分心，然而隨即又不得不對自己的分心發出小小的生氣

及警告：這麼一點點身體上的折磨都無法承受，我如何專心因應待會兒

突來的變化？ 

許久許久，這個人終於說了話：人太多，我現在出去很危險。「賤人，

你出去危險，留在這裡，我就不危險？」我心裡偶爾咒罵起他，也就更

篤定的想，他一離開，我該如何掙脫，如何採取將你繩之以法的最有效

步驟。但在同時，他似乎又沒有離去的意思。之前他對金錢的飢渴及對

性的脅迫命令，儘管與暴力結合，但卻是企圖明確，心中理出個譜倒是

不難，然而現下的毫無動靜卻完全是在想像範圍之外了。在每一刻，我

飽受著對未知情節的恐慌，感覺到他的靠近又遠去，我開始做著最壞的

打算，臨死前能做什麼？如何讓別人發現我？ 

他終於又說話了，就在我的耳邊以極為輕柔的聲音問我：你怕不怕我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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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思索出一個最中庸的答案後說：一點點。 

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會滿意的答案是什麼。隨後從他的提示，發出厚

重且帶疑問的聲音「嗯…？」，我才知道確切答案而立即補上：很害怕。 

我的嘴裡雖塞著布巾，似乎也不阻礙他分辨我極努力欲說清楚的話

語。之後他數次發出重重的嘆息聲，很明顯的是要我聽到，在當時我還

真摸不著頭緒，不明白此舉的用意，後來才弄明白，這位貪婪的歹徒乃

有意顯示出他的無奈、惋惜、不知情，以作為彌補他所犯下罪惡的自我

最後救贖。之前他曾問我：你有沒有男朋友？我仍以中庸的答案回之：

不算有，因為我還是猜不出他所問的用意為何？後來他乾脆問我：你是

不是處女？在我回答：是之後，他也並未採信呀！我的回答無論為是或

不是，根本就無關乎他問這問題的目的，我的回答純是為了配合完成他

離去後自我救贖的貪婪心理。然而這個自我救贖的邏輯真是簡單且容易

到一廂情願到自欺欺人，他無賴的回我：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？

既然這位先生心裡早有自圓其說的答案，幹嘛還多此一舉問我，問我只

是「禮貌」的儀式性提問。「先禮後兵」只是為了彰顯你有意粗蠻的情非

得已，等到完事後，他才又改口說：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處女。

可笑至極啊！自導自演，自言自語，我預備回應的話語完全多餘。他明

明做著壞事，還想要擺脫做壞事後的「自我良心」譴責，明知手拿利刃，

還佯裝不知情故作遊戲狀，往別人身上畫了幾刀，真流出血來了，還請

求對方的原諒：哦，我不知道這真的是一把刀呢！ 

最後他再次靠近我的耳邊，脖子上有刀子的冰涼，他仍以相當輕柔

的聲音說出極為不友善的話語，這樣就更凸顯了他輕柔話語本身的極端

威迫力：「你不要搬家，不要報警，我還會回來找你，我要把你的電腦帶

走，（我第一次搖頭示意不要），你電腦中的作業，我會 copy一份寄給你。

（為了電腦，我連續搖了搖頭，說了：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唯一一次拒

絕且帶懇求的聲音。但是他簡短有力的回答：不行，根本就不理會我的

請求。既然如此，他無必要告知我啊！這除了與上述救贖行為如出一轍

外，更符應於男（父）性的霸權心裡，以為告知就等同於商量，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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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稱的上是尊重、仁厚的恩賜行徑。）待會兒，我會把你手上的膠帶

割開一點，好讓你可以打開，不准搬家，我會回來找你。在我離開五分

鐘後，你才可以站起來，打開膠帶。」 

我一面專心的聽著他說話的語音，一面計畫著待會兒如何將他繩之

以法的步驟。結果我太過信任執法警察的辦案誠意及辦案的神通廣大。

儘管平日對於警察的抱怨及不信任也未停過，然而在當時我竟自然地轉

而仰賴且信任起警察的同理心，「相信」他們會立即的採取行動，將整個

街道團團封鎖，讓這位歹徒受困於四面的圍捕而無法頓逃。這是我當時

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，所以我立即的報警了。報警後，我把門打開通知

隔壁寢室的人，詢問此人下落不著，原欲自行下樓跟蹤這位歹徒，因為

警察遲遲一刻不來，就可能錯失一分擒拿到他的機會，所以很想下樓，

但是又怕警察過來的時候，找不到我的人。在當時我還真深信不疑：警

察有我想不到的抓人辦法。雖然我仍然著急的到窗邊往下觀望這人的身

影兩次，但卻已遍尋不著，不過我還是告訴自己沒有關係，警察很有辦

法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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